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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編按：明天十月十日，新亞書院建校六十周年。新亞書院從桂林街

發萌的獨立文人辦學精神，至六十年代被收納進西式大學（即中文大學）與公帑

建制以後，各界感慨新亞精神消殞之聲從未間斷。適逢中大前校長高錕獲得諾貝

爾獎，這校園新舊人事重又成焦點︰新亞教學理想，在今天還能是一樁怎樣的寓

言？此文作者將娓娓道來，向新亞精神遙遙致意。 

 

今年，二○○九年，是母校新亞書院建校一甲子。校慶日漸近，我不知應該如何

紀念這個日子，於是選擇重讀錢穆先生的《新亞遺鐸》和《師友雜憶》兩書。這

兩本書，我讀過多次。這番重讀，本意是以這樣的方式，向錢先生致敬，沒料到

卻讀出一點感受和感懷。 

 

讀兩本書 紀念這個日子 

 

新亞人喜歡談精神。這在香港很少見。大學精神必然是理想性的，背後承載高遠

的價值和理念，並以此為方向，將學生從某種狀態轉化到另一種狀態，成為有教

養有判斷力有承擔的知識人。大學精神同時是實踐性的，必須能夠充分體現於教

育每個環節，讓學生在不知不覺中受到薰陶感染，並樂於在生活中追求這些價值。 

 

那麼，什麼是新亞精神？肯定不是「手空空無一物」的捱窮精神，也不只是「艱

苦我奮進」的吃苦精神，而是更為根本的教育理念。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新亞

學規第一條和第二條呈現的教育理想。學規第一條說：「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

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第二條說：「做人的最崇高基礎在求學，求學之最高

旨趣在做人。」這兩條學規，看似老生常談，卻是整個新亞教育的靈魂。學規其

餘二十二條，都是對這個理念的發揮和引伸。錢先生在一九六四年向中大辭職

後，在最後一次新亞畢業禮演講中，特別再一次提醒學生：「我在新亞十五年，

時時教諸位應知『為學』、『做人』並重，這決不是隨便說。我此番之辭職，在我

是處處把做人道理來作決定。」 

 



這兩條學規，說白了，就是要將學問與人生打成一片。教育的最高目的，不是幫

學生謀職業謀資歷，不是在同儕中爭排名爭資源，更不是將學生當作經濟發展的

工具，而是透過悉心教導將學生培育成人。成為什麼樣的人呢？學規第三條馬上

說：「愛家庭、愛師友、受國家、愛民族、愛人類，為求學做人之中心基點。對

人類文化有了解，對社會事業有貢獻，為求學做人之目標。」這即表示，新亞教

育認為人不是孤零零的個體，而是活在歷史傳統文化社群當中。個體只有在種種

人倫關係的實現中，在學問與事業的追求中，在承擔對他人和社會的責任中，人

才能夠完成自己的人格，才談得上活得幸福活得有價值。新亞將個人德性的培

養，放在教育的中心。新亞辦學的旨趣，不是專科教育，不是技術教育，更不是

一味迎合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商品教育。早在六十年前，新亞前人在那樣艱

苦困頓的環境中，已明白宣稱「唯有人文主義的教育，可以藥近來教育風氣專門

為謀個人職業而求智識，以及博士式、學究式的為智識而求智識之狹義的目標之

流弊」。 

 

那麼如何實現這個理想？依我理解，錢先生認為主要有三方面。一，書院必須推

行通才教育，使學生先成為一通人，再求成為一專家。只有這樣，學生才能認識

到專科所學在整個學術和整個人生的地位和意義。二，書院必須要有一群敬業樂

業的老師，與學生共同生活，言傳身教，知性與德性並重，培養學生成為完整的

知識人和具社會關懷的公民。三，書院必須營造優良的學風和校風，使學生的創

造力、審美力、審慎思考和道德實踐能力得到充分發展。 

 

余生也晚 

 

新亞曾經在哪個時期，實現過這理想？余生也晚，未曾親歷。我只知道，我在九

十年代入讀新亞時，這個對書院教育的美好想像，早已式微。據說，轉捩點是一

九七六年大學改制，校方將書院權力盡收中央，以致新亞九位校董集體辭職，並

沉痛宣稱「同人等過去慘淡經營新亞書院以及參加創設與發展中文大學所抱之教

育理想，將不能實現」。作為後人，我沒法判斷當年的是非，現實卻是當書院沒

有自己的課程，沒有自己的老師後，當初所期望的上承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

西歐大學導師制度的理想，也就失去實現的可能。書院剩下的功能，是為學生提

供宿舍和籌辦一些非形式教育。這和桂林街及農圃道時代的新亞，已是兩個模

樣。我們這一代，聽起老新亞談起昔日種種，感覺久遠而陌生。那不是屬於我們

的歷史。我們只能在舊相片和故紙堆中，努力想像當年新亞的氣象。 

 

這十多年來，我幾乎沒有聽人談過什麼新亞精神。即使偶爾有人說起，也是輕飄

飄無所力，甚或帶點嘲弄。新亞精神？不就是手空空無一物，窮得只剩一首校

歌嗎？！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在大學中談大學理念已成滑稽之事。因為我們

不再相信，大學還有理念這東西。但是，新亞人啊，如果你有機會讀讀錢先生的



《新亞遺鐸》，有機會吟誦一下二十四條新亞學規，我相信你依然會感動，依然

會嚮往。裏面的觀點，或許你不盡同意，但它的確呈現了一種今天的大學無從得

見的境界。有時打圓形廣場走過，我會特意停下來，逐年逐年細數刻在金屬板上

那些新亞人的名字。我想，如果沒有新亞，如果沒有新亞精神孕育出來的新亞人，

香港過去六十年的教育史文化史學術史一定會改寫。 

 

我一直認為，如果因為種種歷史原因，新亞的教育理想不能再由新亞獨自去完

成，那不表示這些理想已經過時。如果這些理想值得追求，那麼中文大學理應將

其承繼，並好好發揚光大。中文大學的校訓是博文約禮，提倡的難道不同樣是以

人為本，以學生德性為中心的人文主義教育嗎？現實當然不那麼理想。我們可以

有很多理由，解釋今天的大學為什麼愈來愈走向專門化技術化商品化，以及為什

麼愈來愈難培養出有批判力有個性有社會關懷的學生。我們有太多的解釋，說明

事情為何不得不如此，然後置身事外。但作為中大教師，有時我不得不捫心自問，

我們這些為人師表者，還有多少仍然在乎這些教育理念？即使有心者，在關起門

來趕論文寫報告和應付這樣那樣的評核後，又能剩下多少時間心力和學生溝通相

處？身在其中，觸目荒涼。所以，我常想，不知到哪一天，大學才可以創造一個

寬鬆自由一點的環境，讓我們安心盡一個老師應盡的責任，享受到教學的滿足和

成就，並真能為香港和中國培養出優秀的下一代。平情而論，這樣的要求合理不

過，但在現實中卻又如此遙不可及，說來不無心酸。 

 

香港的大學：請擺脫困獸鬥 

 

當然，有人會說，新亞那一套，早已過時。事實上不是。金融海嘯的衝擊，告訴

我們，一群貪婪無度不分對錯的所謂知識精英，可以將整個經濟體系弄垮，並要

無數人受苦。沒有道德約束的個人和制度，會為社會帶來不可估量的傷害。香港

今天的普選爭議，告訴我們，如果大學再不努力培養出對社會有關懷，對價值有

堅持，對政治有投入的公民，香港不可能在可見的將來成為自由公正的民主社

會。而全球資本主義導致的生態危機、資源危機、文化危機和嚴重的社會不公，

更告訴我們，如果大學在價值中立的幌子下，只懂繼續大量生產欠缺判斷力和盲

目維持既有建制的下一代，人類文明不可能有光明的未來。香港的大學，如果看

不到時代的挑戰，仍然汲汲於困獸之鬥，將會欠下無可償還的歷史債務。 

 

新亞精神，不限於新亞，甚至不限於中大。六十年時光，滄海可以成桑田，少年

必已變白頭。新亞精神，卻歷久彌新，值得我們好好珍重。 

 

周保松--九五年畢業於中文大學哲學系，現任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文．周保松 圖．自《新亞遺鐸》 編輯：黃靜] 


